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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考察了１９世纪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的文学伦理批评观。文章认

为，爱默生的文学批评首先是超验的，同时这种超验的批评观又是伦理的，要求诗歌

的道德目的，还要求作家才能与作品的一致；而且，与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不同，

爱默生倾向古典主义的批评观，要求作品指向自然，而不是指向作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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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１９世纪初期的美国，刚刚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迫切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从欧洲的

传统中独立出来。随着其自身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建立与发展，一套全新的文学批评标

准也慢慢形成。本文拟对美国１９世纪著名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的文学批评观进行研究，着重探讨爱默生批评观中的伦理维度。

在对爱默生的文学伦理批评观进行分析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爱默生

能否被称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关于爱默生是不是一名文学批评家，目前学界有两种主流

观点。第一种是肯定的看法。例如，在威廉·詹姆士眼里，爱默生是一位有深刻见识的

诗歌理论家，一位专注于介绍极端美学的革命家，这个目标基本上概括了爱默生其他所

有的成就。阿福雷德·卡辛 （Ａｆｒｅｄ　Ｋａｚｉｎ）认为，爱默生是 “第一个将美国艺术基于个

体视野和技术功能的伟大理论家……一个睿智又给人以启发的批评家……一种 ‘功能’

的美国美学观的先驱者”。① 哈罗德·布鲁姆 （Ｈａｒｏｌｄ　Ｂｌｏｏｍ）则认为，“爱默生是一个

经验的 （以经验为根据的）批评家和随笔家，而不是一个超验的哲学家。在文学批评

深受当代法国理论侵蚀 （影响）的今天，这一明显的事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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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停地重申”①。而持否定看法的人中，有马修·阿诺德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查尔

斯·伍德百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Ｗｏｏｄｂｕｒｙ）、萨克凡·伯克维奇 （Ｓａｃｖａｎ　Ｂｅｒｃｏｖｉｔｃｈ）等。

马修·阿诺德否定了爱默生的诗人、哲学家、文体家、批评家的身份，而将他置于精

神的领域；② 伍德百利在 《爱默生谈话录》中写道：“我认为爱默生并不是一名批评家。

他并不具备艺术家通常都有的那种姿态。他熟悉决定一篇文章的形式优秀与否的法则，

但真诚与道德情感的满足组成了他最核心的标准。”③ 而在伯克维奇看来，爱默生与其

说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意识传统的缔造者，这种思想意识传统可以

产生和吸收一切抵抗性的力量。在这种解释下，爱默生成了美国神话和象征的中心。④

从上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２０世纪之前，爱默生作为一名批评家的价值尚未

得到肯定，而２０世纪之后，大部分学者意识到了爱默生文本中的批评资源，试图从他

的哲学中挖掘出一定的美学和文艺学思想。⑤ 尽管爱默生的写作范围很广，尽管他的论

述方式偏于抽象，但是，他的写作范围无可置疑地囊括了文学理论这一块。而且，在

他的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对具体作家和艺术家的评论。他的文学理论指导了他的批评

实践，他的批评实践又进一步验证了他的文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爱默生是一

名合格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作为一名超验主义者，爱默生的批评观是超验的，他认为所有的批评都存在一个

超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作品完美和理想的状态。同时，这种超验的批评标准还是伦

理的，他坚持用伦理标准去衡量作家与作品，作家才能必须与作品保持一致。⑥ 而且，

与浪漫主义时期崛起的主体意识相反，爱默生突出了作品指向自然而非指向作家本身

的重要性。

道德始终是爱默生评判诗人和作家作品的最高标准，在文学批评中，对文学的

道德判断始终高于文学的审美判断。在 《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开头，爱默生这样

写道：

文学随命运前行。每一个字句都是源于上帝的启迪。每一篇作品都是出自较

为深邃或者稍欠深邃的思想；而思想深邃程度正好是衡量它的效果的尺度。最高

等级的书是那些传达道德观念的书；稍逊者是富于想象的书；再逊者是科学书籍。

它们都关涉现实：理想中的现实，现存的现实，表面的现实。凡与它们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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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与美成正比的书灵光留存；余者则消亡。①

在爱默生书籍等级当中，道德的要求始终高于审美的要求，审美的要求高于求知

的要求，因为道德书籍描述的现实是理想的现实，想象书籍描述的是现存的事实，而

科学书籍则描述表面事实。

一　超验的批评

爱默生认为我们应该用一种绝对的标准去评判文学，文学批评中最高级别的批评
必须是超验的。与爱默生的诗人观、创作观、诗歌观一样，在爱默生的批评观中，也

存在一个理想的作品。任何其他作品的价值都要与这个理想作品进行对照。这个理想

的作品是超验的、完美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１８３５年９月，爱默生在波士顿发表 《英国文学》演讲系列。在这一演讲系列的第

一篇 “英国文学：前言”中，爱默生阐述了他的超验的文学理论。在爱默生看来，文

学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思想的源泉则来自天灵。文学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那些有关上

帝、秩序、正义、自由、时间、空间、自我、物质、必然、战争、智性美、美德和爱

的崇高思想。也就是说，在爱默生的批评观中，存在一个超验的至高理念世界。对现

实世界的任何创作的评断都要依据这个超验的世界的标准进行。正如诺尔曼·福伊斯

特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ｏｅｒｓｔｅｒ）在其著作 《美国批评：从坡到现在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指出

的那样：

爱默生要求一种 “超验”的批评。他说，我们必须用绝对的标准去评判书

籍……例如，当我们面对一首新诗的时候，我们不会将之与它让我们联想起来的

好诗作比较，甚至是与荷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进行比较，而是会问，与

那个假设的最高诗歌，那首光芒盖过一切伟大作品的太阳之诗相比，这首诗歌是

否能够证明自己。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要准备走得更远；那首诗歌中的太阳说到

底，也还是一首诗，而并不是真理本身———在那理想的诗歌背后是那理念本身，

是所有人类努力的标准。②

在１８４０年５月的一条日记中，爱默生重申了这一个观点： “批评必须是超验的，

也就是说，批评必须认为文学———所有的文学———是短暂的，极易完全消失。……但

是人也是所有这一切的批评家，而且应该把所有人类智力的所有现存产品看作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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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可以修正、更改或撤销。”① 几年后，在 《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一文中，爱默

生再次强调：

我们必须学会按照绝对的标准去判断书本。当我们自身被激发起一种独立自

主的生命之时，文字的那些传统的光彩就会变得非常苍白和黯淡……除非人们以

一种超越书本知识的智慧去阅读书本，并且将所有现存的人类才智的成果仅仅视

为一个可以为他修改和废弃的时代，否则，他们便不会成为书本的优秀评论家。②

从上面几段文字可看出，爱默生对文学价值思考的很重要的两点是：人类经验的

普遍性以及个体经验的崇高性。正是因为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文学批评才得以可能；

正是因为个体经验的崇高性，文学批评的最高价值才会存在。《圣经》之所以历经几千

年仍然被称为世界上最富原创性的经典，乃是因为 “无论是哪一种具有伟大的道德因

素的庄严思想，都会立刻与这部古老的经典紧密相连。最崇高的独创性必定表现在道

德方面，这本来就是万物的本质”。③ 所以，《圣经》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不是

别的，而是因为 “与别的任何书相比，它来自更为深刻的思想，其效果也就必然与其

思想深度形成精确的正比”。④

而爱默生的同时代人，来自美国南方的爱伦·坡的文艺批评观则与爱默生的超验

批评观完全相反。爱伦·坡认为，１９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有两个特点。第一，一种旧

式的狭隘主义。坡指出，这种狭隘主义是相对欧洲国家而言的，与欧洲相比，美国批

评家自惭形秽。第二，与狭隘主义相反的一种盲目的爱国情感，美国批评家们自视过

高。针对这两类常见的批评风格，坡通过哲学分析提出了他的理想的批评原则，那就

是艺术的纯粹准则。

坡承认绝对、普遍原则的存在，这些原则存在于文学的本质和作家的心灵中。文

字无法圈定诗歌的精神本质。坡理想中的批评标准是客观的、推断的。无论是艺术还

是科学，他从未怀疑过批评是而且应该是牢牢地基于人的本性，基于人类头脑和心灵

的法则。这些也是艺术本身的基础。因此，权威在原则而不在个人，在理性而不在前

例，在原理而不在规定。诗人不一定是诗歌的评判者，然而，批评家却必然是诗人，

他们如果没有 “诗性的力量”，至少应该具有 “诗性的情感”，如果没有 “神圣的官

能”，至少要有 “诗性的眼光”。⑤ 这是１９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充分肯定批评与诗歌关系

的结果，爱伦·坡将之在美国确立下来。关于文学批评，坡的核心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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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目的是愉悦，不是真理。为了愉悦的强烈，艺术作品必须统一简洁。

在诗歌中，激发愉悦的合适方式是美的创造；不仅仅是具体事物之美，而且是一

种更高的美———超自然的美。音乐是诗歌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诗人竭力追求超自

然之美时更体现其价值，因为音乐比任何其他的艺术都更接近这个目标。另一方

面，在散文故事中，艺术家应该追求创造出不同于诗歌的效果，———恐怖、惊惧、

激情的效果，———每次都限制自己达到一种效果。①

艺术的目的是愉悦，不是真理。美和愉悦是艺术最高的标准。无论是将道德主义

作为艺术的标准还是将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的标准，在坡看来，都是异端邪说。无论如

何卓越的道德品质都无法单独组成一部作品，相反，不具任何道德内涵的写作反而可

能是一部佳品。②

在爱默生的随笔中，批评的本质和功能从表面上来看与坡的理论相近。诗人与批

评家应同属一类： “诗人是在爱着的爱人，批评家是接受建议的爱人。” （Ｔｈｅ　ｐｏｅ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ｖｅｒ　ｌ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ｖｅｒ　ａｄｖｉｓｅｄ）这两者间区别在于诗人的自发性和批

评家的意识———一个是去爱，另一个是去建议。爱默生与坡的共同点在于，两个人都

呼吁一个绝对的批评标准，有了这个最高的标准，任何一个特定的艺术作品都可以用

来与之比照。然而，两者在根本目的上是不同的，爱默生的 “真理”一词既指思想真

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ｕｔｈ），也指道德真理 （ｍｏｒａｌ　ｔｒｕｔｈ），而这两者都不是艺术家合理的

目的。坡与爱默生在对待诗人的态度上也十分不同。爱默生在作品中反复地提到柏拉

图、普罗提诺、普鲁塔克、蒙田、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等大作家，相反，坡对于

那些伟大作家没有多少敬意。

在 《英国特色》的 “文学”一章中爱默生用超验的批评观考察了英国的文学家们。

英国人偏于实际，即使是在哲学和文学中，也难以寻觅到希望、宗教、欢歌、智慧等

高尚的价值。但英国少有的天才们却能够超越时代和民族。培根在柏拉图的影响下，

精于观念，忠于目的，他标志着理想主义流入英国。他那具有普遍性的 “基本哲学”

能够概括公理和普遍法则，他的诗歌理念是，展示事物要适应精神愿望。洛克对观念

的意义不甚了解，而这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英国精神的猥亵和滑坡；柏克热衷于概括，

可是他的思想深度不够，范围也有限；狄更斯是个描绘英国生活细节的画家，具有地

方色彩和趋时风格，但目标不够远大；布尔沃 （Ｂｕｌｗｅｒ－Ｌｙｔｔｏｎ）投机取巧；萨克雷眼

里没有高远理想，只有伦敦的现实；麦考莱精于物质，否定了道德；科勒律治渴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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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种观念，他写出、讲出了英国那个时代独树一帜的批评；卡莱尔则走向了物质主

义的对立面，走向了宣言意志和命运的英雄主义。英国的诗歌， “由于没有崇高的目

标，由于不是真诚地热爱知识，由于没有服从自然，想象力便受到压抑”①。于是，蒲

柏及其门徒写的诗成了装饰；司各特的诗不过是押韵的苏格兰旅游指南；丁尼生矫揉

造作。写到这里，爱默生不由得哀叹：“英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一事实，诗歌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表现精神法则，达不到这一条件，什么精彩的描写、丰富的想象，在本质上

就谈不上新颖，跳不出散文的框框。”② 华兹华斯的天才是这一时期诗人中的意外，他

的诗是心智健全的，表达了大自然的心声。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气质不够柔和，声律不

够精通。而丁尼生则完全是华兹华斯的反面。他的诗精雕细琢，却并未能够配以一个

高瞻远瞩的主题。

二　伦理的批评

诗歌的最高目的和价值在于道德，在对作品进行评价时，作品的道德目的和目标

也就成了评价的最高标准。爱默生不仅要求诗歌必须具有道德目标，还要求作家性格

与才能的一致，即作家与作品的一致。

爱默生强调诗歌的道德目标。这一点在前几章已经有所论述。在其１８３１年的日记

里，爱默生这样写道：

我写那些实然存在的事情，　　　　Ｉ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而不是事情的表面，　　　　　 Ｎｏｔ　ｗ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写事情在上帝之眼中的样子，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　ｏｆ　Ｇｏｄ
而不是事情在人类之眼中的样子，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　ｏｆ　Ｍａｎ．③

这种道德承担自然使批评的箭头偏离了美学的考量，甚至忽略了这个过程中的艺

术想象力。道德的洞见带来的是审美的盲目。对于爱默生这样的柏拉图式的心灵来说，

道德关怀也意味着一种客观性和对内在的逃避，后者在他看来是浪漫主义诗歌最大的

缺点。

在对约翰·罗斯金 （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的研究中，罗杰·斯坦因 （Ｒｏｇｅｒ　Ｓｔｅｉｎｅｒ）清

楚地看到了爱默生同时代人闭合的概念循环：“通过将艺术的形式与自然的形式等同

起来，将自然本身与神性等同起来，超验主义者使批评的艺术基本上变成了一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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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冒险。”①

在 《英国文学》演讲系列的 《伦理作家》这一篇演讲中，爱默生明确地提出了批

评的道德标准。伦理作家是那些能够表达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

变感情和能力的人，他们处理的不是意见，而是原则；他们写的不是当地的机构或特

别的某些人和目的，而是普遍的人性。②

爱默生认为，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梳理历史上那些伟人的格言的话，我们便可以

发现人类的道德史。他写道，从 “英国文学中，从培根、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作

品中找出很多的道德句子”③。这些作家 “处理的是永恒的人性”④。这些伦理作家的

“谚语和格言”以及那些简单的 “警句”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毕阿斯 （Ｂｉａｓ）、

第欧根尼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奇洛 （Ｃｈｉｌｏ）、梭伦 （Ｓｏｌｏｎ）、普鲁塔克、泰勒斯 （Ｔｈａｌｅｓ）、

毕达哥拉斯 （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而且 “仍然保留着它们当初的新

鲜感”⑤。道德科学是唯一拥有不朽的缪斯。

爱默生回顾英国的历史，认为伦理的真理从远古时期就流淌在英国人的血液里。

英国历史上的多次变动也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完成的。同样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

英国产生了大量的伦理作家，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就有培根、斯宾塞、西德尼、理查

德·胡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ｏｋｅｒ）；接下来的时代里又涌现了约翰·史密斯 （Ｊｏｈｎ　Ｓｍｉｔｈ）、

亨利·莫尔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ｏｒｅ）这两个哲学作家；接下来又出现了杰拉米·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弥尔顿、多恩、托马斯·布朗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ｏｗｎｅ）、约翰·班扬 （Ｊｏｈｎ

Ｂｕｎｙａｎ）。所有这些作家都具有一个哲学的心灵，能够洞察人类本性中的道德法则，并

且在各式各样的作品中宣扬此种道德法则的存在。伦理作家们对道德法则的肯定引发

了英国史上的几轮道德革命，如宗教改革运动、光荣革命等。

在英国所有的伦理作家当中，爱默生对弥尔顿的评价最高。人的堕落是弥尔顿所

有作品的主题，但他通过人的堕落，表达的却是人性再度上升到神性的领域。在弥尔

顿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对美德的颂扬，对放纵的蔑视。约翰·洛克、约瑟夫·

艾迪生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ｄｄｉｓｏｎ）、约翰逊博士 （Ｄｒ．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柏克也皆是以美德著

称的作家。最后，爱默生总结到：

伦理处理的法则即我们认为的事物的本质；这个法则可以解释所有的行为，

它如此简单；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曾眼见过这种法则，并能够判断他对法则的了解

·９７１·论爱默生的文学伦理批评观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ｇｅｒ　Ｓｔｅｉｎ，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４０　１９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３０．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１．Ｗｈｉｃｈｅｒ，Ｒｏｂｅｒｔ　Ｅ．Ｓｐ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ｅｄｉｔｏｒｓ．３ｖｏｌ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５９　７２，ｐ．３５８．以下将缩略为ＥＬ。

ＥＬ　１：３６９．
ＥＬ　１：３５８．
Ｉｂｉｄ．．



超越任何其他的知识；不管被称为必然性、精神还是力量，历史都只是这种法则

的说明；这种法则主导了任何一场革命、战争、移民、贸易和立法，并且在每个

人的私人生活中充分展示它那最高最深的一面。①

对爱默生来说，一个作家首先要有性格，而不仅仅是才能，人与作家必须是一体

的。一个作家必须有性格和才能。仅有才能无法造就一位作家。作品背后的作者的个

性和思想同样重要，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

我相信人和作家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不一致的。华兹华斯呈现给了我们一

个真心真诚的形象，弥尔顿、乔叟、赫伯特同样如此；……不要让作家挤压人，

使他变成了一个阳台而不是一座房子。如果能与弥尔顿碰面，我觉得我应该会遇

见一个真正的人；但是科勒律治是一个作家，蒲柏、沃勒 （Ｅｄｍｕｎｄ　Ｗａｌｌｅｒ）、艾

迪生、斯威夫特和吉本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尽管他们都各有特点，都太过时髦了。

他们不是要变成人，而是变成时尚。斯威夫特有他的特点。奥尔斯顿 （Ａｌｌｓｔｏｎ）

也是令人尊敬的。诺瓦利斯、席勒都只是传声筒，不是真实的人。约翰逊博士是

个真正的人……人性在荷马、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中微笑。蒙田

是一个真正的人。②

爱默生的这种说法，是预设了善与美的统一。美与善，从作品的意义这个层面来

看，是不可分的。一颗道德心灵可以激生美的感受、观照，并创造美的事物。而对爱

默生来说，善与美是统一的。以他最喜爱的英国作家弥尔顿为例，爱默生说，作为美

国早期清教的传统，弥尔顿的思想在美国备受推崇，因为弥尔顿的写作态度和生活态

度是一致的，他认为能写出崇高诗歌的人首先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像一首真正的诗歌，

在生活中培养崇高的美德，达到美与善的合一。

文学能够陶冶人心，发挥经世济用的功能，能够对现实社会有所批评，这就是文

学的道德功用；文学创作者如果能在作品中体现出文学的道德功用，那他就是一位有

道德使命感、有社会良知的文学家。爱默生要求的，便是这种文学和作者。

三　古典的批评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由对外部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转为对个体内部心灵世界的探索，

也正是在这种转型的风向下，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大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爱默

生回归古典，从古希腊传统那里吸收资源，要求作品指向自然，指向自然之中那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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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真理，而不是指向作者本身。

１８４０年，爱默生在 《日晷》发表了 《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爱默生指出：

诗歌与时代的思索烙上了某种哲学转折的印迹，使它们和以往时代的作品有

所区别。诗人们不再满足于观察 “苹果如何美丽地悬挂在岩石旁”， “阳光在小树

林里唤醒了何种美妙的音乐”；他们也不再满足于观看哈迪克鲁特如何 “以庄严的

步伐前往东方，又回头向西”。如今，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苹果对于我而言是什么

东西？鸟儿对于我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哈迪克鲁特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的

本质又是什么？这一切就叫作主体意识，犹如将眼光从客体上收回，牢牢地盯在

主体和心灵之上。①

随后，他讨论了 “主体意识”这个词语致命的模糊性。在他看来，有两种主体意识，一

种是健康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能够认识到：只有一个宇宙心灵，对任何事物的力

量和特权，在所有事物中都能找到。并且对这唯一的宇宙心灵有所洞察。从现代文学中，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趋势。这是宇宙心灵的新意识，在批评当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心灵

的崛起，而不是衰落。它基于对统一永不止步的要求、对多样事物中存在一种共同的本

性的认识的需要，而这些都是绝顶天才的特点。另外一种是恶性的主体意识，在这种主

体意识中，个体是中心，并无限制地追求对个体思想和情感的修养。然后，爱默生指出

了这两种主体意识区别的原因：

区别这两种诗人心灵的习惯的标准是他创作的倾向，即，它 （作品）是指引

我们走向自然，还是指引我们走向作家自己。伟大的作家总是指引我们走向事实；

平庸的人指引我们走向他们自己。伟大的作家，尽管他叙述的是一个私人的事实，

也是在引导我们远离他而走向一个普遍的经验。他自己的喜爱在自然之中，在实

然之中。所以，不管从哪点出发，他所有的交流都是从外部指向这些。伟大的作

家从来不会愿意施加任何精神上的负担给他们教导之人。他们越是吸引我们靠近，

我们就会愈加远离他们或愈加独立，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的知识比他们或我们自身

都要更加深刻。伟大的作家从来不会阻碍我们；因为他们的活动与太阳和月亮是

一致的，与河流和风的行程是一致的，与街上的劳动人民大潮和整个人类的活动

和幸福是一致的。伟大的作家指引我们走向自然，在我们的时代就是走向形而上

的自然，走向看不见的可怕事实，走向并不比河流或煤矿不自然的道德抽象———

不，在本质和心灵上，它们甚至要更加自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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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家指引我们走向自然，而脆弱和邪恶的作家，在思想中只看到了奢侈和

享受，自私的人使我们的思想变得自私。他们邀请我们去思考自然，实际上却展现给

我们一个令人憎恶的自我。

现代诗歌中与这种主观倾向类似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神与无限的感知。随着观察

现在几乎变成一种自觉地事实，———只有一个宇宙心灵；在任何事物中存在的力量和

特权，在所有事物中都存在；我，作为一个人，可以要求或使用任何展现出来的任何

真实的或者美好的或者善良的或者强壮的事物。

无论是主体意识还是对神与无限的感知，爱默生在这里指出的，是浪漫主义诗歌的

特点。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感由史达尔夫人从德国传入法国，随后又出现在英国科勒律治、

华兹华斯、拜伦、雪莱、赫尔曼等人的作品中，最后传入美国。在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爱默生认为，主体意识的精神和无限的神的意识并未找到一位真正的诗人：“雪莱的

心灵虽然充满诗意，却从来不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始终是刻意的模仿，他所有的诗篇

都是凑合而成，……他缺乏想象力，缺乏原创性，缺乏吟游诗人的那种真正的灵感之火

花。……雪莱所有的诗行都是人意所为，而非必然所致。”① 布莱克和济慈没给爱默生留

下深刻的印象。彭斯是一个天才，是一位自然诗人和人民的诗人。拜伦是一位天生的情

感和力量的抒情诗人，尽管他还够不上 “诗人”的称号，因为他病态的和不道德的生活

观。与拜伦形成对照的是，爱默生高度赞扬雪莱的抱负、英雄气概和诗性心灵，但是，

因为他毫无灵感的语言，他不能被称作 “诗人”。对于科勒律治，爱默生欣赏他的批评和

哲学作品，而忽略了他的诗歌。爱默生也提到了兰多和卡莱尔，但是兰多的风格气质独

特，风格迥异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诗人，因此很难和这些诗人放在一起讨论。而卡莱

尔则是因为他的影响还在持续，对他做出全面评价的时间还未到来。在对英国浪漫主义

诗人的谴责里，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超过了其他同时代的吟游诗人。

他的身上渗透着一种对于比 （明确的）思想还要崇高的东西的敬畏之情。他的身上具有

那么一种所有伟大的诗人都共有的特质，一种人类的智慧，一种高于他们所发挥的任何

才智的智慧。这智慧也就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最富有慧心与灵性的部分。”② 华兹华斯虽

然没有诗法灵巧的长处，但他有道德观念正确的长处。他身上有所有伟大诗人的特质，

即人性的智慧，这比任何才能都重要。它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最高明的地方。爱默生称

华兹华斯为 “当今最伟大的哲学诗人”，是他那个时代和国家的批评家和良心。

爱默生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态度非常重要。他喜爱自然，摒弃传统，他蔑视逻辑思

考和表达，他反对传统的礼仪，重视自我或天才，他拥抱奇迹的复兴，而且在很多其

他方面明显地与浪漫主义者们站在一起，并且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他试图让我们将他

放置到不是和华兹华斯，而是和卢梭、雪莱和拜伦的同等位置。

虽然浪漫主义仍然盛行于他那个时代，虽然他对此也有所回应，然而，我们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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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发现，他更多地是在回应耶稣基督教和古希腊人文主义的精神

和学说。

在演讲 《艺术与批评》中，爱默生讨论了 “最近时代里批评的一个主要问题———

古典与浪漫，或者什么是古典？”他给出的答案完全是歌德式的： “古典艺术是必然的

艺术；它是有机的；现代或浪漫主义的艺术烙上了任意和偶然的痕迹……古典艺术伸

展，浪漫艺术增添。古典艺术做其该做之事，现代艺术做其想做之事。古典艺术健康，

浪漫艺术病态。”① 爱默生在这段话中区别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另外的地方，爱

默生也反复提及这两者的区别：“古典的艺术是有机的艺术，它的材料和合适的形式都

直接从心灵中而来。它从内部展开自身，烙上了必然的印迹。它是创造性的———永恒

的创造性力量在工作，受到灵感启发的作家是它的工具。”② 浪漫艺术是附加的、集合

的、外在的，用偶然的叠加来掩盖崇高的事实。它是偏好、任性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客

观的必然性。“通过欣赏希腊和哥特式艺术所获得的效益，通过欣赏古代和拉斐尔前派绘

画所获得的教益，要比所有的研究都更有价值。也就是说，一切美都必须是有机的。”③

爱默生对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所作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歌德和席勒对古典与

浪漫的区分。④ 爱默生自己公开承认，基本上他所有的艺术原则和理想都来源于 （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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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对古典主义十分推崇，他把希腊古典的精神看得比当时德国的浪漫精神更为优越。歌德在 《浮士德》

第二部里，假借人造人何蒙古鲁士之口，对靡菲斯特说： “你所认识的只是浪漫的妖精；真正的妖精要古典的才
行。”歌德认为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但是，歌德的艺术理想，与其说是单纯的古典主义，不如
说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两者之结合。这一点，如果看一下他的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就知道了。在这篇
文章中，他把古典的和浪漫的作了下列比较：

古代的近代的

自然的感伤的

异教的耶稣基督教的

古典的浪漫的

现实的理想的

必然自由

职责愿望

在这个比较中，他认为：“在古代诗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职责及其完成之间的矛盾；在近代诗中占据支配地
位的，则是愿望及其完成之间的矛盾。”莎士比亚的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把古代的诗和近代的诗结合起来，

使职责和愿望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莎士比亚既是近代的、浪漫的，又是古代的、古典的。从这样一个例子
来看，歌德所追求的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他在 《浮士德》第二部中描写浮士德和希腊美人海伦的结合，

事实上就是表现他希望把德国当时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希腊的古典主义精神相互结合的一个明证。参见蒋孔阳 《德
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７—７８页。

席勒从诗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对比了古代素朴的诗和近代感伤的诗。席勒认为，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时候，人
性还没有遭到分裂，他是以整个统一的人在活动，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现实与理想也还不存在矛盾，因此，

诗与自然处于一种素朴的关系中。近代的文明人则已经失去了自然，现实和理想处于矛盾的状态中，人性的和谐
不再是生活中的事实，而不过是一个思想中的观念。因此，诗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统一的，诗人在他周围和他本
身中都找不到自然，自然成了他向往的理想。



认为的）希腊传统。他自己的表述表明了他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古典人。确

实，诗性的心灵是无须宗教信仰的。在古今之争中，爱默生毫无保留地支持的唯一一

本属于今人所著的著作是 《英国的古典复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在古典

与浪漫之间，爱默生选择从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中逃离，也从之前的新古典主义中逃

离，而逃到文艺复兴和古代的世界中 （或者直接说希腊世界，因为在爱默生看来，罗

马并没有征服希腊，而是被希腊所征服，而且从未在艺术成就上达到希腊的水准）去

寻找伟大的艺术。

在希腊艺术中，就如同在生活中一样，道德与美是不可分割的。爱默生解释了他

对希腊雕塑的崇敬之情，认为希腊雕塑 “模仿的是一种崇高严肃的模式，这种模式是

那些具有内在道德法则的人制定的”①。以及他对希腊神话的赞誉：“希腊人的寓言是永

恒的真理，它们是想象而不是幻想的合理产物。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具有多么丰富的含

义和永恒的价值啊！”② 在 《历史》一文中，爱默生写道：“古代悲剧的宝贵魅力，其实

所有古代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剧中人物说话朴实———说起话来，就像一些有真知灼见

的人，自己并不觉得，那时候反思的习惯尚未成为心灵的主要习惯。我们尚古，并不

是崇尚古老，而是崇尚自然。希腊人不善于反思，可是他们的感官和身体却完美无缺，

具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体质结构。”③ 所以，爱默生的生活和艺术，基本是古典式的。

结　论

综上，在文学批评上，爱默生坚持一种道德审美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是为了求真

求善，是一种超验的批评和伦理的批评；审美的标准是为了求美，是一种回归自然的

批评。在爱默生的批评观中，道德的标准始终高于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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